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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公祭，法立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永矢弗谖，祈愿和平。”2014年，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个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相关的学术研究成
果也陆续发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项目首席专家高

翔出版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即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成果。
何谓国难文学？对沈阳叙事的文献收集和研究，现实意义何在？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辽宁，作为九

一八事变发生地的沈阳，在九一八国难文学叙事中呈现何种样貌？
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高翔。

核心
提示

打造精品需注重三个方面
□张守志

当前，在影视文化产业降本增效的发展背景下，
网络微短剧由于在制播投放层面所表现出的优势，
以及受到微短剧赛道短期红利和流量收益的影响，
需求的扩大、资本的加持以及平台的推波助澜，进一
步加速了国产网络微短剧井喷式发展。纵观诸多

“爆款”网络微短剧，其中不乏一批制作精良、内容创
新的作品。其精品化的编创与制播策略，对国产微
短剧积极健康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首先，以内容的精品化赋能网络微短剧的创新
性发展。不难发现，当前国产微短剧创作越发重视
内容题材的多样化与丰富性。从关注日常生活、贴
近社会现实的创作题材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真善美的叙事内容，国产网络微短剧不断拓宽
题材，深挖内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通过精彩、
精湛的故事叙事，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激发情感共
鸣。比如，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一度引发现象
级刷屏，正是由于该作品富有创意的内容，以及独特
的创作视角，在家国情怀的升华中，引发作品与观众
的情感共振。

其次，以类型的精品化助力网络微短剧的产业
化发展。就市场和受众需求来看，当前微短剧赛道
的发展愈发呈现出产业化特征。垂直深耕作品类
型，积累微短剧类型叙事经验，已成为微短剧创作和
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垂直细分微短剧
类型，拓宽微短剧类型赛道，使其在不断规范化、精
品化、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拉新、留存、促活微短剧
观众，促进国产微短剧完善工业化制播体系，提质增
效地壮大其产业规模。

再次，以制作的精品化推动网络微短剧的专业
化发展。国产网络微短剧的制作正在从“短、平、快”
的“网感”制作策略，向制作阵容、制播水准的专业化
过渡。部分网络微短剧在制作层面追求视听语言的

“电影感”、情节叙事的“戏剧感”，给予观众较好的审
美体验。比如，银龄题材微短剧《大妈的世界》、甜宠
剧《拜托了！别宠我》、穿越题材微短剧《重返1993》
等，这些优质作品从影像叙事、情节编排、演员表演
等层面，均呈现出国产网络微短剧制作向专业化迈
进的特点。

当然，随着国产网络微短剧的频繁“出圈”与“出
海”，关于其创作、制播、监管等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和
重视。在规范网络微短剧“野蛮生长”的过程中，不
但要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创作生产和内
容审核制度。而且要从内容导向、审美品位、制播质
量等方面，积极引导国产网络微短剧走向精品化的
发展路径，以此紧密切合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
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

编者按: 《光明日报》报道，近年来，网络
微短剧蓬勃发展，成为影视流媒体产业中备
受瞩目的“新贵”。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
微短剧备案规划数量增长接近500％，上线
备案数量增长约60％，业内人士预测，国内
微短剧市场规模今年可能将达到250亿元。

那么，微短剧的出现会带来哪些文化现
象，又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
来哪些改变？有两位读者投稿本报，讲述自
己的观点。

本质是网络文艺叙事的新表达
□刘艳妮

近几年，微短剧火了。《2023中国网络视听发展
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12 亿。
微短剧正是在用户规模庞大的短视频领域生成的新
的网络文艺形态。几分钟一集的微短剧，因其时长
短、节奏快、“爽点”密集而正在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年
人喜爱的文娱消费新方式。

微短剧制作周期短、成本低、回报快，各大长短
视频平台、小程序纷纷布局微短剧。于是，微短剧数
量激增的同时也泥沙俱下，这与当初的网络文学极
其相似。一些视频平台为争夺流量而降低作品的准
入门槛，引发内容品质的问题。类型题材同质化、情
节套路化、表演生硬浮夸的“作坊式”短剧比比皆
是。有的名为微短剧实则满屏广告，微短剧是一种
新兴的网络视听艺术，还是变相的“带货”工具？还
有部分格调低下、打擦边球的内容乱象混淆大众视
听，甚至歪曲事实真相。

时长短、投入低，不等于创作标准可以降低，文
艺创作不该速成。“野蛮生长”期过后的微短剧亟须
提升内容品质，进一步探索短视频时代叙事艺术的
新表达。

从现有题材上来看，微短剧在题材的广度与深
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将镜头对准更广阔的现实
生活才能让微短剧的内容表达有所提升。就像新近
推出的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文博题材的新颖
与主题的立意高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众的审美
疲劳——穿越、复仇、甜宠等套路该换换了。

微短剧是“微”时代的一种剧集，它既体现短视
频的短小精悍，又兼具剧集艺术的连续性。微短剧
的“短”不是与长剧的“长”简单对应。短是因为它能
满足观众的移动化和碎片化观看需求，随时能进入
情节，剧情的相对集中带动观众较为强烈的情绪投
入，增加了观剧黏性。微短剧作为一种叙事艺术，本
质是网络文艺叙事的新表达，核心在于以适应短视
频传播习性的视听表达方式讲好故事。也就是说，
如何在单集时长几分钟内，用富有张力的叙事节奏
流畅、连贯地讲述反转不断、高潮迭起又相对完整的
故事，进而表达新时代的价值观。探索短视频这种
全新的传播媒介为叙事艺术带来的新变，如竖屏播
放模式下镜头语言的运用对人物塑造的影响等，是
微短剧向精品发力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考验着创
作者的创作功力。

当然，微短剧从杂草丛生到精品频出，再到产业
生态良性发展，总要有一个时间淘洗的过程。微短
剧只有潜心打造精品内容，在故事质感与艺术呈现
上多下功夫才能迈进精品之路。此外，创新运营模
式，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之道也是微短剧专业
化、精品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报记者：高老师，我们谈话之前，首先
要厘清几个概念。我们对抗战文学了解较
多，但“国难文学”一词少有人知，您在研究
中使用到抗战文学、国难文学、九一八国难
文学等概念，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高翔：现在，我们对九一八国难文学的
界定是，通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报告
文学等文体反映“九一八事变”的创作文
本，可称为九一八国难文学。“国难”一词，
古已有之，如曹植《白马篇》中云“捐躯赴国
难，视死忽如归”。我们今天所用的“国难”
一词源于历史，但并不是对历史已有概念
的简单借用。

在抗战文学的大概念之下，将九一八
国难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出新之
处在于阐释角度的转变。以往讨论九一八
事变后的中国文学，更多是基于抗日文学
视角的解读。“国难”与“抗日”虽然意义上
有交叉，但着重点不同，“抗日”多强调对爱
国主义和反抗意识的文学表达，“国难”则
重在对国家蒙难历史状态的文学呈现，显
示的是过去往往被遮蔽了的民众的苦难常
态，展示了一种新的认知角度，开掘出一方
新的言说空间。

本报记者：我们从您所作的研究中得
知，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难文学就出现了，

“国难文学”概念的提出几乎同步。这一研
究脉络是怎样的？

高翔：一般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
早使用“国难小说”者当为张恨水，他积极投
入创作实践中，其作品数量众多，质量上乘。
我的新书中收录他的小说《九月十八》即为其
中之一。在他的倡导下，众多作家纷纷加入，
形成了较为庞大的国难小说创作群体和兴盛
一时的国难文学创作热潮。

九一八国难文学的产生，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与此前的以主张人
的发现、倡导个性解放、倡导文化现代性和思
想启蒙为特征的五四文学，有着截然的不同，
它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新的时段和独特
风貌。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三四十年
代，对九一八国难文学进行研究的作家众多，
包括阿英、鲁迅、茅盾、李何林、周扬、乔木、刘
西渭（李健吾）、胡风等人。阿英是早期国难
文学的重要研究者，早在 1937 年即编著《近
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鲁迅为萧军的《八月
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分别作序，其中有
一段很经典的叙述广为流传：“我却见过几种
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
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
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
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
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
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至新世纪前，九一
八国难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难见踪影。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时期，但有关九一八国难文学的
研究仍然欠缺。明确提出开展九一八文学
研究是在 2003 年，我在《东北现代文学的回
思与创新》一文中曾提出，21 世纪至少有三
项重大课题将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
景观，其中重要的一项即“九一八文学研
究”。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立项，标
志着九一八国难文学研究成为国家层面的
社会科学研究工程。

对国难文学的整理和
研究，开掘出一方新的
言说空间

本报记者：在您的新作中，关于九一
八国难文学的沈阳叙事，收录了小说、散
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四种体裁共
109 篇（部）作品，其中大部分鲜为人知。
您认为，这样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现实价
值在哪里？

高翔：沈阳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是
九一八国难文学书写无法绕开的重要内
容，但历史上对以沈阳为题材的九一八
国难文学作品的整理，几乎没有，至少不
系统。

以它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可以拓
展研究空间，对中国现代文学是有意义的
丰富；另一方面，意在以此书打造九一八
国难文学的文化层面的记忆。任何一种
记忆，首先是个人记忆，但终归是要纳入
集体记忆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无疑是由
个案文本所组成，那是作者对国难生活的
所睹、所思、所为，在众多个体作者的一致
记忆中，形成了一个“从群体的立场看待
此事的”“集体记忆”，从个人记忆走向集
体记忆、民族记忆的过程。

我想，对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
文本的整理，目的就是实施文化再造工
程，打造国难文学的文化记忆，进而实现
文化认同。当然，此书对于文学地解读

辽宁“六地”红色文化，也是很有现实意
义的。

本报记者：我注意到，九一八国难
文学的作者在地域上分布是很广泛的，
有“九一八”的亲历者，也有外省市的
创作者。您对作者构成有过具体的分
析吗？

高翔：先说作者队伍及其分布，很
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来自东北的作家，
有东北作家群成员，如罗烽、林珏、黑
丁、蔡天心，有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作家
石光、刘黑枷，有死里逃生的难民黄甫
瀛。东北之外的作家，有早期共产党人
作家戴平万、左明、胡底；著名现代左翼
作家田汉、陈白尘、欧阳予倩、适夷；著名
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民族实业家、革
命志士杜重远，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甚至有台湾作家钟理和，还有许多身份
不可考以及不知真实姓名的作者。这些
作者遍布祖国大地，形成了举国上下共
同书写九一八国难的壮观图景，表现了
中国人民大敌当前同仇敌忾的中华民
族精神。

本报记者：东北作家和非东北作家之
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素材来源——

“九一八”亲历者的书写和基于新闻报摘

与传闻的书写。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
比一定是有差异的，那些间接作品能够
实现您所追求的还原文化记忆的目的
吗？

高翔：我想起了西方学者对“见证文
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将奥斯维辛集中营
大屠杀幸存者书写的文学作品，称之为

“见证文学”，意为展示“邪恶统治给人带
来的苦难”，给那段“黑暗岁月作见证”。
也就是说，见证文学理论特别强调的见证
文学标志性、关键性特征，就是文本的作
者必须是亲身经历社会灾难的人：“只有
那些被屠杀或者灾难吞没的人，才是彻底
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才具有普遍的意
义。但是，这种“彻底的见证人”是永远无
法做见证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从死亡回归
生命，来讲述他的死亡。

那么，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以
为，无论直接见证还是间接，如果作品真
实地展示了灾难与屠杀的罪恶和荒谬，
显示了一种“诗性正义”的伦理维度，呈
现出见证文学同样的效用，那么它也会
进入见证文学的阵营中，发挥着叙事灾
难、反思历史、开启未来的作用。对于九
一八国难文学创作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
验，也应如是。

从“九一八”沈阳叙事的文本整理出发，实施文化再造工程

深镌“九一八”的民族记忆文化记忆
——对谈“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高翔

本报记者 高 爽

本报记者：您的新作中收录的不少
作品，我们今天读来仍觉得很新鲜，比如
戏剧作品《S·O·S》，甚至可以直接搬演
到舞台上。提供更多可借鉴和再利用的
文本。我想这是本书给读者和研究者带
来的最直接的价值。再进一步，东北叙
事是今天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大热门，
有人提出了新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文艺复
兴的说法。通过这次的文献集成工程，
您觉得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有哪些现
实意义？

高翔：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
的先辈以文学的形式留下了大量与时代
同步的现代国难记忆，它同历史一样，具
有不可替代性，这些文本积淀着民族的和
集体的记忆，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民
族，失去了集体。对民族认同的创作文献

的遗忘，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致命摧残。
因此，这笔珍贵的文学遗产，必须永久保
留和珍藏。

与此同时，展示这笔文学遗产的作
用，还在于对九一八事变叙事负面文本
进行反驳与清算。比如我们找到的一些
作品：未署名的戏曲《九一八是什么日子
呢》，发表在 1932 年 9 月 18 日《盛京时
报》；王峰的小说《九月十八日》，发表在

《麒麟》1942年 2卷 9期，等等。这些作品
通篇是对九一八事变的歪曲叙述，被敌
伪媒体称为具有“建国史材”性质的作
品，这是当时“九一八”文学沈阳叙事中
的一股逆流。今天的日本部分人对二战
后的逆向反思、部分政治家不断参拜靖
国神社、右翼教科书对历史进行篡改，是
这股逆流的延续。本书挖掘出的大量表

现历史真实的创作文本，应当是对它的
强有力的回击。

我们进行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的整
理，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
史为鉴，面向未来，祈盼一个和平的世界；
当然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展示悲情，而是为
了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经常重复的
一句话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编
著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造国家记
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说到对于今天东北作家、辽宁作家
的启发，我想主要还是关注时代、表现
民生的精神，这是九一八国难文学的一
个重要特征和创作精神，也是中国现代
文学的优秀传统，是新时代的东北作家
在创作实践中所应继承和发扬的基本
所在。

关注时代、表现民生的精神，应为新时代创作者所继承

高翔，辽宁社会科学院二
级研究员，曾任辽宁社会科学
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社会科
学辑刊》编辑部总编辑等。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
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
席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文化记忆的诗性重构》

《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等著
作，发表《九一八国难戏剧中的
沈阳叙事》《九一八事变创伤叙
事文本考论》《钟理和小说的沈
阳叙事研究》等论文。

受访者简介

高翔编著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文献整理与研
究》（上下卷）。

九一八国难文学部分代表作品。


